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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文/蓝小汐

家族阴谋
■文/永城

拜师之后，宋暖更加“无事可做”

宋暖同学郁闷得不行，为什么别人偷
菜就OK，我就要挨骂？为什么我说句实
话也不行，还要挨骂？这些问题，她不敢
问汪思远，也不便问郝敏，只能自己偷偷
消化。消化的结果就是：我是实习生，应
该夹着尾巴做人。她暗想，如果可以给公
司提出合理化建议的话，那么自己一定提
议：对于实习生，除了骂她，还要教她。

快下班的时候，宋暖在自己的公司
邮箱里发现了一封邮件，发信人居然是
汪思远，他说：工作的时候要有工作状
态，上网娱乐、吃零食、打私人电话，都应
该是下班后回家再做的事情。另外，总
裁办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为什么每个
人都很忙碌就你感觉没什么事情做？应
该自我反思。作为刚刚步入社会的新
人，还是一张白纸，希望你能够一笔一画
地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要染上散
漫的习惯。多看、多听、多做、少说。

一个职位很高的人，一个刚刚接触
没几天的人，能够专门写这么一封信告
诫自己，这让宋暖既惭愧又受宠若惊。
那天，宋暖把自己关进厕所大哭，她一直
以为自己挺乖巧，没想到刚上班就被领
导挑出这么多毛病！

下班晚高峰时间，宋暖等了两班地
铁才挤上去。上海的交通真是要命，那
么多上班族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你贴着我
我贴着你，身体如此靠近，神情却都是淡
漠并且厌恶的，每个人脸上都仿佛写着
个烦字。可是，他们知道吗？这座城市
有那么多的宋暖如此迫切地想得到一份
工作，去某个地方上班，而不是实习。

看过汪思远的信后，宋暖开始时刻
注意自己的言行，可是自从拜了郝敏做
老师，她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冷板凳生
涯，既没有活干又不能上网聊天，彻底地
开始“没什么事做”。一份公司内部的月

报从早翻到晚，那些业内新闻熟到会背。
为了颠覆这种状态，宋暖每隔两个

小时就厚着脸皮问：“郝敏老师，有什么
需要我帮忙的吗？”“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我！”“我可以做点什么吗？”

可是，郝敏总是不阴不阳地回答：
“好，知道了。”但是，她忙得热火朝天，宋
暖该坐着还是坐着，仍旧是那张破转椅。

某天，这张转椅终于气数已尽，无法
负担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它的另外两个
轮子选择在宋暖刚刚落座的时候突然罢
工，将宋暖摔了一跤。这一跤，换来了郝
敏老师难能可贵的一个微笑：“摔疼了
吧，这个破椅子，早该淘汰了。”

“还好，不疼，这个椅子终于在我的
帮助下完成历史使命了。”

“不疼的话，方不方便再帮我跑个腿
去买碗黄鱼面呢？”郝敏老师用商量的语
气温柔地说。要不要问她要钱？宋暖的
心里迅速盘算，最后还是没好意思开
口。这时候，有同事打电话来约郝敏一
起去员工餐厅吃午饭，郝敏颇为自得地
对着电话说：“不去了，我让实习生给我
带老王头黄鱼面了！”

“啊，我也要我也要。”那头一声尖
叫，分贝之高，连宋暖都听见了，接着更
多人尖叫：“我们都要我们都要。”

经过郝敏的电话统计，想吃老王头
黄鱼面的同事一共有14人，其中4人要
多加辣，7人要正常辣度，3人不要辣；还
有：多加辣中的两碗要加排骨，正常辣度
中的4碗分别要加肥肠、雪菜、鸡毛菜和
猪肝；不要辣中的1碗要多加一份黄鱼。

郝敏不愧是资深行政人员，她一面
听电话，一面将这些数据手绘成了表格，
电话说完图表也画好了，随手递给宋暖：

“辛苦了，看，大家都这么需要你。”
宋暖硬着头皮接过表格，满脑子想

的都是：大家怎么不给钱呢？
下期关注：出力是自己，卖乖却是她

美珠变成惊弓鸟，诱敌出洞险成功

手机上第一次显示这个号码的来电，黄美
珠根本没打算接。陌生来电肯定不能接，除了
李大哥，任何人的电话都不能接。李大哥早就
千叮万嘱过了。

黄美珠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一口井，漆黑不
见底的。22岁认识了阿昌——一个有老婆孩子
的男人，30岁还是别人的情人。阿昌终于对她
说：把你经手的那份转账单子拿来，我们就能得
一套豪华别墅，卖了它远走高飞。

但是别墅还没动工，公司和家却都回不去
了。她是在众目睽睽下跑出来的，几乎算得上
是抢劫。阿昌骑着摩托等在门外，让她有种活
进电影里的激动。恐惧是之后才来的，跟着他
藏进广州的一家小旅馆，又跟着他坐火车一路
来到北京，再也甩不掉。李大哥说过：“先在北
京住些日子，然后送你和阿昌出国。听大哥的
话，不能出差错。不然，我也不知会怎样。”

除了接电话，李大哥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
不能离开房间；不可以和任何陌生人说话，宾馆
服务员也不可以。黄美珠小心翼翼，不敢再惹
李大哥生气。她已经狠狠惹了一次——从那保
险箱里把二十万人民币顺手牵羊。那别墅区她
去看过，连地基都还没有影子，她总得给自己留
点后路。

钱被她藏在内衣里，却被李大哥知道了。
不知从何而知的，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哥哥，突然
暴跳如雷，说要把她丢给警察！ 她吓得跪地求
饶，从此处处小心，严格遵守着李大哥的命令。
她根本就没出过门，整天缩在旅馆房间里。电
视24小时开着，声音却被她关得很小。她时刻
留意着楼道里的动静，夜里也同样竖着耳朵，简
直就是彻夜难眠。即便短暂入睡，也会因噩梦
惊醒。空气中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正随时卡在
她脖子上。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她的手机一连接到同
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三通电话。紧接着是一条
短信，她忍不住看了，眼前立刻一黑：

“奸细！我们知道你在哪儿！别以为北京

就能藏住了！最好老老实实接电话！等我们抓
住你，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黄美珠吓得扔掉手机，一屁股坐空，落到床
沿底下，颠得一阵头晕，却并没觉着疼，只有心
脏怦怦地跳，跳得她难以呼吸。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把气喘匀了，脑子大概也因为补充了氧气
而略为清醒，心脏却是跳得更厉害：手机是李大
哥新给的！银河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他们给她
打电话要说什么？

给李大哥打个电话！
黄美珠突然醒悟，伸手去抓手机，手机却

又响了一声。黄美珠的心脏猛地一抽，手立
刻又缩回来，遥遥地看着手机，好像看一只凶
猛的野兽。手机并没有跳起来，只在地板上
安静地躺着。她终于鼓起勇气，爬过去一把
抓起手机，却半天按不进密码，因为手指不住
地颤抖。

这是一条新的短信，来自一个熟悉的号码
——李大哥！她如释重负，赶紧打开短信：

“情况紧急！有人发现你了！立刻离开酒
店，不必拿任何东西！打车到新光天地购物中
心门口，我在那等你！立刻删除这条短信，不要
给我打电话，按照我说的做。快！”

黄美珠一跃而起，以她自己完全想象不到
的速度，狂奔着冲出门。电梯还是楼梯？没时
间犹豫，她冲下楼梯，因为忍受不了等待。三楼
而已，怎么跑了那么久？前厅服务员用奇怪的
目光看着她，莫非他们都已经知道她的底细？
黄美珠夺门而出，一头钻进耀眼的阳光里。这
还是几天来第一次来到室外，热腾腾的空气扑
面而来，眼睛被光线刺得睁不开。阳光却又突
然减少了，两个大汉突然出现在黄美珠眼前！

黄美珠魂飞魄散，转身想逃，胳膊却被人狠
狠拉住。黄美珠立刻双腿发软，想开口求饶，嘴
却被人捂死了。却听见李大哥的声音在耳边：

“谁叫你出来的？！不是说过很多次，不能
离开这酒店！”

…………
下期起刊登我市籍作家潘运明撰写的纪实

连载《老洋人张庆》，敬请关注。

父亲的职业
新学期开始，儿子问老爸：“‘父亲的职业’

一栏怎么填？写‘股民’吗？”
老爸说：“就写‘多家上市公司股东’。”
家教的作用
小时候我家里管得严，每天上学，出门都

必须喊一句“妈，我走了”，我妈回应我一声我
才能走。

结果有一天，我妈前一天追看韩剧睡得晚
就赖床了。我说：“妈，我走了。”没人回应。我
继续喊：“妈，我走了。”还是没人回应。“妈！我
走了！妈！我走了！”我的声音越来越高。喊
到第八句的时候，我妈忽然爬起来大叫一声：

“滚——”
我安心地出门了。
快乐食蚁兽
高中时，交了一个女朋友，感情甚好。我

们的QQ网名都很情侣，她的网名是“伤心小蚂
蚁”，我叫“伤心大蚂蚁”。

可是好景不长，班主任发现了我们的恋
情。由于担心我们的学习，立刻棒打鸳鸯，我
们被迫分手。

过几日，偶尔上网，发现班主任的QQ网名
也换了，他的是“快乐食蚁兽”。

秒懂
一神人的签名：我的女神很完美，她很喜

欢笑，虽然有点贪睡，但是她超级爱干净，还经
常夸我是个好人！这条估计很少人懂。我也
是看了高手指点才知道的。原来女神经常QQ
回复：“呵呵”“我要睡觉了”“我去洗澡了”“你
人真的很好，只是我们不合适！”

吃货
当一个吃货对另一个吃货说“我们一起去

吃啥啥”的时候，一种天然的默契就会像烟花一
样在他们的头顶绽放，两双满含“口水”的眼睛
闪闪发亮。等另一个吃货兴奋地说：“听起来就
很好吃呢”时，默契达到高潮，然后两人手拉手
出门，场面的感人程度堪比婚礼。

心境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

依。这四句诗表达了曹操的什么心境？”“去吃
饭找不到停车位。” （广日）

□王永泰

如果坐着不动，透过门卫室的玻璃
窗户，只能看到小区的大门以及同大门
一样宽的街道，这有点像坐井观天。没
错，我就是那只青蛙。

在小区门口，一个中年男人坐左边，
一个中年女人坐右边，他俩都在大门里
边。我与他俩之间有十米左右的距离，
能清晰地听到两人的说话声，他俩却没
感觉到我的存在。

两个人刚刚吵了一架，男人余怒未
消，胸口仍在快速地起伏，女人背对着男
人，双肩一耸一耸的。男人知道女人在
哭，却不肯回头安慰一句话。

街道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知
道，对于男人来说，那是他的一个噩梦。

这时候，大门外出现了一位老男
人。很明显，他患过脑血栓。他上身前
倾，斜着身子，两手手指合不拢，总是左
脚缓慢地向前挪出一步，待右脚跟过来，
左脚再向前挪出一步。老男人想从大门
的右边挪到左边去，他正好出现在男人
的视线中，而女人却看不到。

门前的路比大门两侧的路面低，就
是相差平放一块砖的程度，对于老男人，
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一瞬间，男人忘
记了自己的烦恼，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
老男人，看他怎样克服这个困难。

老男人停了一停，向身后看看，深
吸口气，然后一点一点地移动左脚，他
动作很慢，却不停顿，待左脚平稳落地，
又一点点把右脚带下来。两脚站稳后，
老男人再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到了大门
左边，又一点点挪上路面。站在路面
上，老男人长长松了一口气，不知怎的，
男人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女人也发现
了这奇异的一幕，目不转睛地关注着两
个男人。

老男人慢慢转回身，向后面看去。
随着老人的目光，大门的右边，又出现了
一位脑血栓患者，是位老女人。她表情
呆滞，看年龄不比老男人小，只是在她手
中多了一根拐杖，身体的重心全都落到
了拐杖上。很显然，她的病情更重，应该
是大病初愈。她每走一步都更加艰难，
更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哆哆嗦嗦、一步
一顿地艰难前行，似乎每一步都有栽倒
的可能。

那一刻，似乎时间已经停止，三个人
的目光都聚集在老女人身上。老男人紧
紧盯着她一动不动，目光里全是紧张、关
切与鼓励。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女人终
于安全登陆。老女人看着老男人，微微
地或者说艰难地笑了一下，那微笑竟有
一丝羞涩，像小姑娘一样。老男人转过

身子，继续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去，老女人
慢慢跟在后面。

两位老人从男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他却依旧呆呆地坐着，半晌，才缓缓松开
紧攥着的双手。女人走到男人面前，盯
着男人的眼睛说：“我想到了他们那个年
龄，你也能用那种目光看着我。”男人点
点头：“我想我能做到。”

男人架起双拐，吃力地站起来。女
人伸出手想扶住男人，男人摆摆手。女
人明白男人的意思，向前走几步，站住，
回头看着男人，亦如老男人看着老女
人。男人颤巍巍地站稳身子，坚定地向
前迈出第一步……

半晌，男人和女人的身影消失在大
门外。我仍呆呆地坐着，触到身下冰冷
的轮椅，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

所见


